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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最早知道鲁迅是上了
中学，从课文上先读到了
《狂人日记》，然后是《故
乡》《社戏》《一件小事》《从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
先生》《孔乙己》《纪念刘和
珍君》等。鲁迅先生的作
品大都选自他的作品集
《呐喊》《彷徨》《朝花夕
拾》。我那时，还不知道这
几部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的意义有多重大深
远。等上了高中，当我开
始从事文学创作，才一点
点体会鲁迅文章的思想深
刻与表现手法。毫不掩饰
地说，我从事文学创作，受
影响最大的就是鲁
迅、朱自清和冰心
三位先生。
而我第一次见

到鲁迅小说集《呐
喊》和《彷徨》，不是在图书
馆、书店，而是在北京郊区
一个乡政府的仓库里。
1986年11月，我由农场调
到乡政府担任团委书记兼
管宣传工作。彼时，郊区
农村正在进行整党，每天
会议不断，我负责出简
报。好在工作不重，有闲
我就到机关院里溜达，乡
机关过去曾是一座张姓祠
堂。
一天，我在祠堂的西

南角，发现一个大门，正赶
上有人从里边往外搬运大
米。我便好奇地走了进
去，发现这里边竟是一个
大大的仓库。仓库虽然很
大，但东西不是很多，主要
是一些农具、粮食，更多的
是化肥农药，到处是尘土、
蜘蛛网，似乎很少有人打
扫。在离化肥不远的地
方，有几个斜倒的书架，书
架上下胡乱地堆着几百册
书，我走过去随便拿几本，
将上边的灰尘拂去，惊奇
地发现那居然是《契诃夫
小说选》和鲁迅的小说集

《呐喊》与《彷徨》。刹那
间，我有些激动，想不到在
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角
落，竟然还有这样的宝
贝。激动之余，我做出了
一个大胆的决定，要把这
些书全部搬运到距食堂不
远的一间空房里，那是食
堂师傅休息的地方（他们
几乎也不怎么去）。于是，
我找来一个也爱好文学的
朋友，和我一起一车一车

地从仓库里往书房
里拉。待都收拾好
了，看着那些不染
灰尘的书籍，特别
有成就感。几天

后，党委书记在院子里碰
到我，他问，你经过谁同意
就把仓库里的书搬了出
来，还弄了个书房？我听
后一怔，说我看那些书和
农药化肥堆在一起，有点
可惜，就自己做主弄了个
书房，其实那书房就是阅
览室，谁都可以看，我愿意
每天义务去管理。党委书
记沉默了几秒，说，现在不
是时候，一会儿你还是把
书搬回仓库吧。党委书记
说完，头也不回背着手走
了。看着党委书记无情的
背影，我的眼泪瞬间就噙
满了眼眶，仿佛受到了天
大的委屈。我问自己，读
书有错吗？无奈，我只得
硬着头皮极不情愿地把那
些夹带着化肥农药
和霉味的书籍又一
车一车地拉回到仓
库。唯一留下的便
是《呐喊》《彷徨》和
《契诃夫小说选》。
那一天，我看了鲁
迅先生《呐喊》的自
序，先生说，他当时
的处境，仿佛这世
界有个“铁屋子”，
而我现在，就像是
被困在了“铁屋子”
里，若要冲出去，就
得做一个“狂人”。
四年后，党委书记
被免职了，我也调
回农场。但我一直
没有当面问他当年
的真实想法，也许
那时的人们还是无
法接受我这样的一
个初来乍到的“狂
人”吧。
《狂人日记》是

鲁迅先生于1918

年创作的中国现代

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发表
在《新青年》月刊，后与《孔
乙己》《风波》《阿Q正传》
等14篇小说一起收入小
说集《呐喊》。《呐喊》于
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出
版，距今整整100年。鲁
迅在1922年12月3日为
《呐喊》的出版写了自序，
即为《呐喊》一书的书名作
了说明和阐释。这个序的
意义，并不亚于这部小说
集的意义。对此，很多专
家都有详解。这本书当初
给我的启示是我也想像先
生那样办一本文学刊物或
报纸。我在农场工作期
间，曾先后办过《野风》《北
方》和《通惠河》。后来，进
城正式陆续调入了几家报
刊工作，成了专业的报人，
也算是圆了当初的梦想。
再有，就是看到先生

在自序中说他有一段时间
不停地往来于当铺和药
房，他个子矮，每次到当铺
站在高高的柜台前都比较
吃力。更痛苦的是他到药
房抓药，郎中总是给他开
比较难抓的特殊药，譬如
“原对的蟋蟀”“经霜三年
的甘蔗”等等。如此折腾
之后，父亲还是“终于日重
一日的亡故了”。看到此，
我相信但凡自己或家人有
过这样经历的人，都会唏
嘘不已。近些年，我因生

病，也是不断地跑医院，见
各种名医大神，但不乏徒
有虚名者。我曾对一位博
导医生说，我不管您多大
的名气，胸前别着多少支
签字笔，身后站着多少研
究生，发表多少论文，我只
问您能否治好我的病？请
原谅我这类似于“呐喊”的
呐喊！谁让我是一个病人
呢。
今年国庆后，老家的

房子要装修。我把早些年
的书籍、报刊清理了一下，
不经意间看到了当年在乡
政府仓库里存放的后被我
私存的《呐喊》《彷徨》和
《契诃夫小说选》，它们就
像我久违多年的三个兄
弟，我将它们举在面前用
力地闻了闻，书香自然是
没有的，化肥农药味也是
没有的，我能体会到的只
是我父亲的气息。2008

年，村子拆迁搬到居民区，
父亲知道我工作忙，便主
动承担整理我的书籍、报
刊和信件。这年夏季，他
得了胃癌。父亲在楼房里
只住了一年，第二年岁末，
他就匆匆离我们而去。后
来的日子，每当回家看到
那一本本父亲用心整理过
的书籍，我都忍不住要落
泪。假如父亲地下有知，
我一定会告诉他，今年是
《呐喊》诞生100周年。

红 孩

关于《呐喊》的几点随想
偶然的机缘，我得识将乐：闽西北河

谷平原上一个十来万人口的县，四面青
山安详端坐，任松杉竹林重叠如涛。一
湾碧水穿城而过，随飞云野花迤逦流
淌。人们紫壶烹茗，轻杯慢盏，在“八韵
南词”的清韵中陶醉于岁月静好，像一个
安静而贤淑的小家碧玉，看着云卷云舒，
花开花落。
安顿下来才知道，东晋史学

家干宝著录的笔记体志怪小说集
《搜神记》中少女李寄斩蛇的故
事，就发生在这里：
将乐县庸岭的山缝中有一条

大蛇，为害一方。人们一直供以
牛羊避祸。后来，大蛇托梦给人，
说要吃十二三岁的女孩。官府只
得在每年祭祀的日子征集奴婢和
罪犯的女儿喂蛇。第九个年头，
李寄对父母说：“我去应征，得到
赏钱，供养父母。”祭祀的那天，她带上向
官府要的剑和狗，先把诱饵放在山洞
口。蛇吞食诱饵的时候。她便放狗去撕
咬，她从后面用剑砍蛇。蛇翻滚着窜出，
很快死了。
越王听说了这件事，把李寄聘为王

后，任命她父亲为将乐县令，母亲和姐姐
们都得到了赏赐。
其实，有没有这个结尾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当地至今还流传着赞颂李寄的歌
谣。舍己和勇敢成了一种文化传承。
我是慕名来采访将乐县郑忠华消防

救援站的。
2004年盛夏，将乐暴雨连绵，

大河小溪洪水猛涨，距离县城20

多公里的安福口溪六位村民困在
被惊涛骇浪裹挟的小沙洲上。将
乐县消防大队五名官兵火速前往救援。
除了驾驶员，冲锋舟只能上一个救

援人员。班长郑忠华奋起出列。到达目
的地，郑忠华立即跳下，搀扶遇险村民上
船。返程就要结束，冲锋舟突然熄火，失
去控制。郑忠华抓住备用的竹篙，在狂
暴的风浪中，准确钩住了岸上的小树。
六个村民脱险。
留在最后的郑忠华与驾驶员却被凌

空扑下的大浪卷入滚滚洪涛。驾驶员在
下游两公里处，被沿岸追赶的人群救
起。郑忠华却是在四天后，被日夜拉网
式搜寻的人们在离落水处五公里远的大
坝底下发现了遗体。
郑忠华不幸献身的消息震动了全

国。2004年12月，郑忠华被追授为“抢
险救援勇士”“革命烈士”“中国杰出青年
卫士”；将乐县消防救援站也被命名为
“将乐县郑忠华消防救援站”。

这是全国第一个以消防员名字命名
的消防救援站。
农民的儿子郑忠华，从小艰辛备
尝。进入消防部队五年，一次次
经受生与死的考验。最后这次，
他用青春搭起生命的阶梯，让陌
生的父老乡亲走过。他走得如此
突然，什么也不曾索取，却付出了
人生的全部。
郑忠华留下的远不只是一座

巍然的烈士铜像、一座庄严的事
迹陈列馆、一座寄托敬仰的忠华
公园，他二十三岁的生命，像长虹
一样，撑起了一片蓝天！
入队时向“忠华班长”报到，

在队时循着“忠华班长”的足迹前行，离
队时向“忠华班长”告别，成为将乐郑忠
华消防救援站铁打的传统；“忠华精神”
是消防救援队员的灵魂。
漳州“4·6”古雷爆炸事故火灾、泰宁

“5·8”特大泥石流灾害、将乐高速异丁酸
槽罐车泄漏……将乐郑忠华消防救援队
员多年来风雨兼程，血火赴命。关键时
刻，面对的都是急、难、险、重，都是世界
上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事，都是生
死关头。一切责无旁贷。战时顾不上
命，平时顾不了家。

火灾中冲进大火，想的是：
那里是我的岗位！
大水中背出孕妇，想的是：

背出的不止一条命！
车祸中救出伤者，想的是：

一个货车司机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支柱，
救了一个人，就是救了一个家！
从死神手上夺回遇险者，这是消防

救援队员内心最大的动力；只有使命没
有私心，只有付出不求回报，这是他们最
大的职业骄傲！
一支卓越的消防救援队伍，在反复

磨炼中，证明着“郑忠华”已经不是一个
单一的个体，而是一个动态却始终如一
的优秀群体。长期以来，个人或单位受
上级机关或地方政府的记功或嘉奖连续
不断。
李寄是古老神话；将乐郑忠华消防

救援队员是活生生的英勇现实。未来之
前，不知将乐；来过之后，难忘将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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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年一度的体检，是为了
防微杜渐，“早发现，早治疗”；为长辈买
一份体检，也是孝心的体现。体检前
后，忐忑或欢喜，可谓五味杂陈，对生命
和人生也有新的思考，今起请看一组
《体检故事》。

算起来应该是好几年之前的事
了。那时母亲还住在村子里，跟我通电
话时，会时不时咳嗽几声，问她怎么回
事，她要么说“呛风了”，要么说“可能受
了点凉”，或者是“等下喝水就好了”。
几次之后，我催促她一定要去医院看
看，嘱咐弟弟陪她去看。后来告诉我，
在吃药呢，不过好得没那么快。
不觉半年有余，母亲的咳嗽依然没

断。断断续续看过，肺部检查了也没问
题，药也没停，但就是不能根治。大家
都灰心了。
一次回村里，看到书桌上有几张

纸，随手拿来一看，是母亲和父亲的体
检报告。原来村里每年也组织老年人

体检。
母亲不以为意地说，检查结果上没

有大问题，也没长什么瘤子，就是有几
个箭头向上而已。母亲说的没长瘤子
就是没有肿瘤，没有绝症，对她来说没
有这些就没有大问题。
那几个向上的箭

头我也挺迷糊，但其
中一项是“尿酸”指标
箭头也向上。我觉得
奇怪，母亲一年四季
饮食清淡，也爱喝水，怎么尿酸会高
呢？于是我把那几项指标拍下来发给
一个医生朋友，询问她要不要去医院复
查或治疗。
很快，医生朋友打来电话，询问母

亲有没有吃一种降压药。
母亲一听，立刻拿出她吃的降压

药，正是那种。
医生朋友说，问题有可能出在降压

药上，她建议换一种药试试。

我赶紧把母亲的药扔了，按照嘱咐
重新买了新药。新药有点贵，母亲心疼
地念叨，原来的药挺管用的，吃完了再
换吧。
隔了大约一周吧，我跟母亲通电

话，惊讶地发现母亲没怎么咳嗽。母亲
自己也很惊奇，说这
几天都没喝止咳糖
浆，就是突然间不咳
了。我们不约而同想
到，难道之前的咳嗽

也是降压药引起的？
兴奋之余，我致电医生朋友告诉她

此事，她很淡定地说，之前的降压药有
利尿作用，可能会导致尿酸高，引发咳
嗽也是可能的。
果然，那之后母亲的咳嗽就彻底好

了。她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在村子里奔
走相告，告诉她的那些朋友，降压药不
能乱吃，还要人家看看体检报告，有没
有箭头向上的。我得知后笑着说，箭头

向下的也要关注哦！
现在，母亲和父亲都住在城里，他

们的医保关系也转到了街道卫生服务
站。每到体检时，母亲都以一种重要的
事情即将发生的心情来迎接，提前准备
好医保卡，阅读医保须知。体检结束了
细细看那些箭头，到底有没有向上的或
向下的，要不要紧。在跟我汇报时，还
会顺便自我分析一下，到底是用什么样
的合理饮食确保箭头不向上的，也会科
普体检时医生告诉她的一些常识。
现在，每到要体检时，母亲都会告

诉我，又要体检了，有了箭头我跟你说
啊！
我说，有了箭头咱不怕哈！发现了

比不发现好，重视起来比不重视好。

郭姜燕

箭头向上

收到蓝为洁著 《蓝色视
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
书，一股清凉之气扑面而来。
看着湖蓝色封面上蓝老师年轻
时的面容，往事汹涌而出，耳
畔仿佛响起她在电话里的声音：
“夏瑜哎……”

蓝为洁老师不仅是汤晓丹导演
的太太、中国著名电影剪辑师，曾担
任《巴山夜雨》《城南旧事》《苦恼人
的笑》《南昌起义》《廖仲恺》等多部
获奖影片的剪接，有“南方第一剪”
之美誉，还是著名画家汤沐黎和著
名指挥家汤沐海的母亲，又是一位
个性鲜明、文风独特的专栏作者和
自由撰稿人。
《蓝色视界》保持了我熟知的蓝

老师一贯的写作习惯：拼
板式结构，集木成林。那
种编年体式的宏大叙事非
她所擅长，但她那种散片
式的风格，貌似“脚踩西瓜
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随
笔行文，却有着闪光连连、
以小见大的优点，就像印
象派的画，并不注重整体
轮廓的清晰精准，而以鲜
活跳跃的小色块、小斑点，
牢牢抓住瞬间变化的时
光，让读者或观者以主观
感受去补全历史长河中个
人、家庭、业界乃至社会的
整体形象。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我初识蓝老师的时候，《上
影画报》准备连载汤晓丹
的传奇一生，文章其实是
蓝老师根据汤导演的日记
整理而成，总标题是《血泪
凝成的小色块》。那时她

已经显露出写作的才能，经常在《上
海文汇电影时报》上发表随笔，并养
成了那种鲜明的“小色块”文风。
蓝老师总说我是最了解他们汤

家的人，这是因为她撰写的好几本
关于汤氏艺术家——她的导演丈夫
汤晓丹、画家儿子汤沐黎和音乐家
儿子汤沐海的书，都是我帮忙编辑
或做装帧设计的，她甚至竭力向上
海文联推荐，让我和她一起撰写了
“海上谈艺录”系列中的一本评传：
《影像为语长乐翁 ·汤晓丹》。按照

体裁的要求，将她的“小色块”
纳入一个人的成长史和发展
史。我为此沾沾自喜，甚为自
豪。

2014年2月21日上午8时
39分，蓝为洁老师在上海同仁医院
病逝，享年86岁。当时我非常震
惊，因为不久前去医院探望时，还觉
得她的病况不至于如此严重。也因
为在我的心里，蓝老师始终精力充
沛、思维迅捷、快人快语、欢蹦乱跳，
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闭起眼睛，
时常会出现她扯着嗓子为他人打抱
不平的情景……
此时此刻，翻阅《蓝色视界》，我

似乎又回到了她的家里，在餐桌上
听她侃侃而谈:“夏瑜哎……”

夏 瑜

爽洁之蓝

自述
人到晚年兴更浓，
爱随地铁任西东。
或观山海雄浑里，
亦品咖啡玉馆中。
啖蟹阳澄湖
金秋共约在澄湖，
尽兴何须酒一壶。
此地蟹肥天下独，
擘来更问孰相如？

华振鹤

诗二首

责编：殷健灵

定期体检可
救命，请看明日
本栏。

水乡迎亲图
（绢本设色）刘 赦


